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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类，工程类，经济类，管理类，医学类，教育类等，专业全，
学校多，通过率高，不耽误工作，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可查。
25岁以上有加分政策。电话微信：18713077691刘老师

王树国可能是国内任职时
间最长的大学校长之一。2002
年，年仅 44岁的他回到母校哈
尔滨工业大学，成为当时“C9联
盟”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2014
年至今，他担任西安交大的校
长，同时，他还是国内知名的机
器人专家。在今年的西安交大研
究生毕业典礼上，王树国给毕业
生讲了三个词：新时代、新赛道、
新征程。他认为，传统的大学形
态已不适应急速变化的社会，要
进一步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
汇。

近日，围绕热议的“工科理
科化”、校企合作、高校综合改革
等话题，同时身为中国工程教育
专业认证协会理事长的他，接受
了记者的专访。

第四次工业革命
大学不应孤芳自赏

记者：你如何看待“工科理
科化”这一现象，背后的症结是
什么?

王树国：“工科理科化”现象
与我们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有
关。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大学一
直处于追赶欧美的状态，研究以
模仿和跟随为主，而欧美这一时
期恰好是完成第三次工业革命
后，工科已在相关技术领域发展
到天花板，大学开始谋求对工业
技术背后内在规律更深的探索，
于是出现“工科理科化”的倾向。
但中国的发展进程与欧美不同，
我们几乎是第二次工业革命还
没完成，第三次工业革命就来临
了，然后我们跟着跑，随后又进
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

近几年，世界范围内出现很
多新的技术和业态，这时实践已
走到了理论的前面，社会对大学
提出了最前沿的时代需求，但传
统的大学形态却不适应这个急
速变化的社会。“工科理科化”导
向下，大学培养出的工科人才更
关注论文的发表，关注工科背后
的理学分析，却离实际越来越
远，无法解决实际问题，也就是
说，大学和社会是脱节的。

因此，我们的大学现在必须
要反思，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来
了，如果大学还在孤芳自赏，自
我陶醉，不从自己构建的小圈子
里跳出来，那将落后于社会的发
展。

大学现在要怎么办?必须要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去开辟新的
赛道，工科教授要多去了解一些
新技术的发展。但与此同时，我
们还要继续加强基础研究，没有
基础研究，就没有0到1的突破。
我认为无论是“工科理科化”还
是“理科工科化”都有失偏颇，大
学的职责，尤其以工科为主的大
学应结合问题和需求，既探求最
本质的物质世界规律，也让理论
和实践结合更密切，去解决实际
问题。

记者：大学应如何改革，去
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王树国：主要是两个融合，
一是多学科交叉融合，当下的知
识生产模式已经发生改变，不再
是以单学科为主，而进入到学科
交叉的知识生产模式，因此需要
对整个课程体系进行重构，以适
应新的时代需求。二是大学与社
会深度融合，通过产教融合、科
教融汇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在
融合中满足社会发展对人才的

需求。
西安交大在2021年成立了

未来技术学院和现代产业学院。
未来技术学院现在设立了人工
智能、储能科学与工程、智能制
造工程和医工学四个专业方向，
这是我们工科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的试点，走的路子就是产教融
合、科教融汇。本科生完成基础
课学习后，会进入实践阶段，真
刀真枪去磨练，而且整个课程体
系重构后，改造了很多传统课
程，设置了项目课，这叫项目牵
引，整个四年，学生都是在边学
边实践。

课程体系重构后，对老师的
挑战也极大。原来一门课，老师
打好基础后每年重复讲就很轻
松了，现在不仅要和别的老师合
作，而且要参与一个面向实际的
项目。对老师来讲，这个项目也
是新的，他和学生在同一个起跑
线上，大家是在联合起来共同创
新。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重构
形成一个导向，让老师知道，停
留在原来框架下的知识体系已
不再适应未来的发展需求，而需
要和实际结合。这其实也是倒逼
师资队伍进行一次重构，师资队
伍对改革非常关键。

记者：这种以项目为牵引的
培养模式会是未来工科人才培
养的主流模式吗?

王树国：我认为这种模式对
工科人才的培养非常有益。美国
有一个欧林工学院，是一所非常
年轻的学校，1997年成立，它的
一个成功之处就在于采用了基
于项目牵引的人才培养模式，这
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比传统欧
洲的产教融合更进一步。学院会
根据每个学生的兴趣点，再结合
实际需求，在入学之初就联合企
业给学生设立一个项目，围绕项
目，一个完整的课程体系随之产
生，这是一种完全个性化的培养
方式。这种学习是主动的，他知
道为什么学这门知识，未来可能
用在哪个领域。

校企合作
大学应更主动一点

记者：你多次提到切入新赛
道的重要性，我们怎样才能意识
到什么是一条新赛道?以储能科
学与工程专业为例，西安交大早
在 2019 年就申报了这个专业，
2020 年就获得国家批准，成为
全国首个储能专业，但那时候储
能市场还远没有后来那么火，你
是怎么考虑的?

王树国：我当时提议设置储
能专业不是空穴来风。一方面，
我对能源领域关注已久，未来，
分布式能源是一个发展趋势，风
光新能源不稳定出力的问题必
须要解决，深海储能也是一个可
能的出路，因此储能将是人类发
展绕不过去的一个题目。正好我
来到西安交大以后，发现这里不
仅能源学科很强，电力输送等与
能源相关的学科也很有基础。

所以，对于新赛道，第一你
要能提前看到，不能等到政府都
出文件了还没醒过来;第二要和
政府未来的规划相适应，否则即
使你看得再对，政府没有启动相
关计划，只单兵作战也不行，因
为一个赛道发展起来需要多部
门的协同作战。

记者：从长远来看，未来高

校为了紧跟时代需求，新设工科
专业是否一定要具有更强的交
叉性?因为储能是一个典型的跨
学科领域，具有强交叉性。

王树国：不是说越交叉越
好，交叉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
程，不是一个目标。不要为交叉
而交叉，也不是一交叉就出成
果，硬性交叉毫无价值。现在很
多学校都走偏了，好像不把两个
学科捏在一起就不时髦，这是错
误的。交叉背后的本质是需求牵
引、问题导向，因此在某些学科
的发展方向上，可能会是单兵突
进的。对于新设的工科专业，如
果未来要有比较广阔的应用场
景，一定不能锁定在一个小的市
场范畴内。

记者：你前面谈到高校改革
要产教融合。关于这一点，绕不
开双师制，企业导师现在已经成

为很多大学工科院系的标配。但
现实联合培养中，企业导师往往
沦为形式。在你看来，如果大学
和社会进一步深度融合，校企合
作方面，企业导师应扮演怎样的
角色?

王树国：企业导师要做的是
给学生提供一个真需求，让学生
在真需求当中再去提出新问题。
与高校老师不同，企业看的是全
局，是整个产业，不是单项技术，
所以也能提出跨学科的问题。学
生围绕这一问题去攻关，也许成
功，也许失败，但学校要提供对
失败的容错空间，这种实战状态
下，会成熟得很快。现在很多高
校对双师制有误解，认为必须要
看到企业导师出现在课堂上，企
业导师又都很忙，这一过程间就
有矛盾，其实不需要，企业导师
负责画龙点睛一下。高校教师在
帮助学生去完善问题解决的整
个过程中，自身也积累了经验，
渐渐把这些经验浓缩成相对成
熟的培养方案。

大疆是怎么来的?当年是我
把香港科大的教授李泽湘双聘
到深圳，哈工大那时正在深圳建
研究生院。我给他10个学生，做
的第一个课题，就是大疆原型无
人机。李泽湘既是学生的教授导
师，又是学生的企业导师，因为
他本身对企业运作很熟悉。我前
后给了他100个研究生，后来李
泽湘和我说，这100个研究生中

孵出了 50 个“独角兽”公司（单
个估值在 10亿美元以上的初创
企业），大学需要这样的老师。现
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学和企业互
相之间“不走动”。

记者：为什么会相互间“不
走动”?产教融合现在面临的最
大阻碍是什么?

王树国：核心阻碍还是在于
观念没改变。很多企业，尤其是
一些国企，产教融合的意识不强
烈。其实产教融合是双向的，一
定要让志同道合的人凑到一起。
现在社会上已经有一批新兴企
业认识到未来的生存之道不是
老赛道，而是产业新形态，它们
对新技术和人才的渴求很强烈，
有动力去和大学合作。而对于
煤、油这类传统的资源型产业，
可能相关企业仍满足于靠原材
料赚钱。但最近，不少国企也开

始动起来了，因为中央对企业的
研发投入提出了要求。

学校“大而全”的时代
已过去

记者：这几年很多高校都在
对传统的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
体系进行改革，但这些改革往往
只是形成了局部小气候，难以向
全社会推广，你认为原因是什
么?站在一个大学管理者的角
度，内部改革的挑战是什么?

王树国：改革从试点推广到
全社会的根本难点，是整个社会
的评价“指挥棒”还停留在原地，
或者说，整个外部评价体系没有
改变的情况下，高校内部的改革
再怎么先进，也难以推广。这里
说的“指挥棒”主要指政府部门
的指挥棒，比如说评价大学要看

“双一流”建设、学科评估这些指
标。

还有一个“指挥棒”，来自市
场，而大学对市场的反应相对迟
钝。市场指挥棒对大学的影响往
往滞后于政府“指挥棒”的影响。
所以改革阶段，政府要思考，如
何主动把市场需求变成指挥棒
的规则，目前政府在这方面的动
力还有待提升。

记者：这样改革之后，传统
上对大学的一些评价体系是否
也会被打破?

王树国：现如今高校不应沉
迷于各种排行榜中。教育是个长
周期的事，不能急功近利，高校
应该按理工文医这四大领域，每
5 年进行一次评价，第一，看大
学在这些领域的成果是否做到
了“四个面向”，这也应是第四次
工业革命背景下大学的办学思
路。第二，我们提出“跑五”计划，
每一个学科都要反思，所在学科
领域发展最先进、最具引领性的
前五名是谁，有没有你，哪怕你
不领先，跟上也行。这种评价体
系就把大学老师都导向干实事
上，而不是导向争项目、争经费
和争名誉。

记者：近年来，在传统评价
导向下，中国大学的同质化发展
越来越严重，大学“越建越大”，
很多都提出要打造国际一流综
合性大学。这种环境下，对西安
交大这种以工科为优势学科的
大学而言，应如何明确自身定
位，找到一条更适合自己的差异
化竞争之路?

王树国：过去由于时代所
限，很多大学都被潮流裹挟着，
但我认为，学校“大而全”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尤其对工科院校而
言，我不赞同要“越建越大”。大
学真正要做的是社会资源共享，
这一定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比如
欧林工学院特别注重人文社科
的培养，就借助于旁边人文学校
的资源。

真正衡量一个学校办得好
与坏，一是对自然科学、对社会
有什么实质贡献;二是培养出了
哪些杰出人才。现在大学都求

“大而全”，这是政府的导向问
题，因为越大、学科越多，学科评
估的基数就大，评上的概率也
大。我认为，一个学校能办成一
件事足矣，中国共有 3000 多所
高校，如果每个大学都能在某一
个领域做出成果，中国也就不缺
人才了。所以一定要差异化竞
争，每个学校都要有自己的特
色。

记者：你能否总结一下，适
应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大学新形
态是什么样的?

王树国：首先，大学必须在
实践中不断把最新的知识融进
来，然后再实践，这是实践--理
论--再实践--再理论交互迭
代的过程。中国现在有110多个
一级学科，可能经过迭代和一个
快速变化动荡期后，很多旧有学
科被推翻，知识体系重构之后会
重新进入一个新的稳态，足以支
撑下一个百年的发展。

那时候，认知智能和 6G 通
讯也许已发展到一定程度，大数
据、人工智能成为一级学科。我
初步估计这可能要到本世纪中
叶，现在正处于过渡阶段，因此
这几十年是变革关键期，如果这
个阶段我们没有跟上，就进入不
了下一个阶段。

第二，大学的办学形态也发
生了改变，也就是说，这个时代
更需要大学与社会同步来解决
社会发展的共同问题。未来，大
学的知识垄断性不复存在，唯一
能占优势的，就是其知识广度。
这个特性对新技术革命特别重
要，因为未来发展追求的是系统
思维。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学有
其不可替代性。产教融合、科教
融汇正在推动大学形态发生重
构性变革，这恰恰是中国大学目
前发展亟需重视且要面对的课
题。 据《中国新闻周刊》

“网红校长”王树国：

如果大学还孤芳自赏，将落后于社会的发展


